





当地的M EM OR IAL DA Y, 这里的人们几乎都外出悼念为国牺牲的先辈。而我们三位潘菽
老师的最后一批学生, 由于远隔数万里之遥, 也在安静的计算机房里, 透过 IN T EN ET 的远
距离沟通, 共同缅怀我们敬爱的潘菽老师, 回顾与他相处的最后时日⋯⋯
1 第一课
1987 年春, 潘菽老师已年逾九十的高龄, 我与傅小兰同学作为潘菽老师招收的最后一
批博士研究生, 进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习。当时石绍华同学已在潘老名下读在职硕士




资历上晚几辈的学生们, 都给我们公公正正地写上“惠存, 指正”四个大字。接着, 潘菽老师就




到八年抗战, 从反右, 批判心理学运动, 文化大革命取消心理所谈到迎来科学的春天⋯⋯, 我
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 潘菽老师要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黄金时代。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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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当我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这个想法后, 他立即决定: 我们需要安排几次专门的讨论。他告
诉我, 博士论文更应当由学生选题, 不过,“工业心理学中的人员培训对我是个新问题, 我需
要学习, 需要了解你的立论基础和开题依据”。此后, 潘菽老师不仅审阅我的开题报告, 而且
要求我提供相关的研究论文原文, 此外还把参加过前期实验的学校老师请来面谈。潘菽老师
在这些材料上做了很多眉批, 每次谈话他都要做一些笔录。做为一位九十高龄的长者, 德高
望重的中科院学部委员, 对于一个普通的学生论文选题意见, 采取如此谦虚, 宽容和认真的
态度, 真令我感动不已。后来, 潘菽老师亲自给所学位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使我的研究方向很
顺利地转入人力资源管理。
在后来的接触中, 潘菽老师谈了很多有关工业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等应用心理学科的思
想, 这对于我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 潘菽老师认为, 工业心理学研究工作必须
积极踏实地向深度和广度继续开展。我国工业现代化的面那样广, 要克服的技术差距那样




我是文革时期“老三届”的学生, 工作多年后, 重新回到课堂, 对于我个人来说, 所面临的
最大困难是家庭经济的重负。由于有关劳动部门的关心, 在读期间我幸运地获得了家属进京
指标。然而, 由于我整天忙于研究课题, 在京举目无亲, 半年过去了, 无法找到接受单位, 眼看
年末将至, 指标即将作废。当我丧失信心, 不想再努力时, 潘菽老师从他家人那里知道了这一
消息。他当时正在政协开会, 一方面作为政协委员, 马上亲自给有关部门写信求助; 另一方
面, 还叫他的家人为此奔走⋯⋯这些帮助使我有幸解决了这一问题。当我一家人迁来北京
后, 潘菽老师又几次打电话询问: 衣物被褥够不够御寒? 是否有炊具, 煤气? 当我告诉他, 心
理所行政部门都安排得很好, 他才放心了。这些往事已过近十年了, 至今还历历在目。
1987 年冬天, 北京城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 路上的积雪很厚, 这可能是我记忆中北京
最冷的冬天。这一天, 室主任张世英老师通知我, 潘老的秘书有其它任务, 让我去京西宾馆照
顾潘老。潘菽老师是“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根据潘老当时的身体情况,“九三学社”每次开
中央全会, 都要求心理所派人照顾。我去之后, 潘老马上问我来干什么。我知道, 如果说是来
照顾他的, 他肯定不会同意。因为他从来不会因自己的事去影响学生的学习。我就说, 这几
天我正好没有课, 而且, 我有一本书稿, 正想征求他的意见。潘菽老师一听, 很高兴, 他说,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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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天的实验, 太累了, 回到外屋, 很快就入睡了。深夜, 也没有象往常那样醒来查看一下
潘老的休息情况。大概到了清晨五点, 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 好象有人在替我盖被子。当我
睁开眼时, 发现潘菽老师正慢慢地走向窗户, 然后轻轻地放下窗帘, 并用桌上的文具盒压住




会。回来的路上, 潘老一直沉默着, 快到京西宾馆时, 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
摆摆头。潘老好像是自言自语, 又象是说给我听的: “季方是我多年的朋友, 他走了, 我的时
间也不多了⋯⋯我还有好多, 好多事情要做啊!”
1988 年 2 月 25 日中午, 我突然接到潘老家人的紧急电话, 我立即赶到北大一医院, 这
时进入被抢救状态的潘老已不能看见东西, 不能说话, 但他心里非常明白。从他模糊的话语
中, 我明白他是要笔和纸。潘老拿到笔和纸之后, 不停地划着, 写着, 口里还叨念着什么。这
时, 了解他的家人, 就一项一项地告诉他: 关于马斯洛的评价文章马上送杂志社⋯⋯, 当我们
把这些事说完以后, 潘老才慢慢地, 慢慢地松开那紧紧握住笔的手!可能潘老自己以为, 他还
会苏醒过来⋯⋯, 实际上, 此后的近一个月的抢救, 直至心脏停止跳动, 潘老再也没有清醒过
来,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
5 告慰先灵
当我即将搁笔的时侯, 我默默地问自己: 假如潘菽老师真的在天有灵的话, 作为他的关
门弟子们, 在他诞辰百年记念日时, 我们能给他说些什么呢? 我们至少可以说, 潘菽老师, 您
放心吧! 您的学生们分别在徐联仓, 荆其诚和孙晔三位教授的指导下, 顺利地通过了学位答
辩。傅小兰同学在美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后, 去年已回国服务。我们也将在今年下半年回国。
今年暑期, 在美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中青年学者将首次在我所举办学术讲座, 培训
心理学者; 更令人鼓舞的是, 经过我国心理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国际心联已投票决定: 2004
年将在我国召开国际心理学大会⋯⋯
当我在前往明尼苏达州考察, 在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 途经芝加哥时, 我的面前突然呈
现西尔斯大厦, 同行的晓童告诉我,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厦, 大约有 1450 英尺高。我告诉他,
我的已故导师潘菽先生, 就在这里的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
的国家, 这些年来, 他们靠着对高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中国这些年也
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不禁问自己: 如果说我们与美国在科技发展上有差
距, 是潘菽老师当年留学时差距大呢, 还是今天? 我此时又想到潘老给我们上第一课时讲到
的心理学者的责任, 特别是作为中国人的心理学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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